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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山》第五章

[ 作者 ] 楚风 

[ 单位 ]  

[ 摘要 ] 犯人们从号里排着队出来打饭。一个个都弯着腰双手捧着碗，颤抖着去接那两碗保命汤。突然“哗啦”一声，一个刚进来的犯

人，因为不知道规矩，一只手拿着碗接饭，被杨金友一脚把碗踢到头上，又掉到地上摔得粉碎。杨金友照那个犯人屁股上踢上了两脚，让

那犯人脸朝墙跪着，他让一个民兵拿来一只碗让他用头顶着，一直跪到开完饭。民兵们把大盆子抬走后，地上漏了一大摊红薯面汤，四五

个犯人见杨金友不在场，都像猪一样趴在地上争抢着舔起来。他们头顶着头，像几只羊在顶架。不料被从厕所出来的杨金友看到了，他飞

快跑过来，两只脚踩住两个犯人的头，把他们的鼻子和嘴捂在地上的饭汤里憋得透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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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人们从号里排着队出来打饭。一个个都弯着腰双手捧着碗，颤抖着去接那两碗保命汤。突然“哗啦”一声，一个刚进来的犯人，

因为不知道规矩，一只手拿着碗接饭，被杨金友一脚把碗踢到头上，又掉到地上摔得粉碎。杨金友照那个犯人屁股上踢上了两脚，让那犯

人脸朝墙跪着，他让一个民兵拿来一只碗让他用头顶着，一直跪到开完饭。民兵们把大盆子抬走后，地上漏了一大摊红薯面汤，四五个犯

人见杨金友不在场，都像猪一样趴在地上争抢着舔起来。他们头顶着头，像几只羊在顶架。不料被从厕所出来的杨金友看到了，他飞快跑

过来，两只脚踩住两个犯人的头，把他们的鼻子和嘴捂在地上的饭汤里憋得透不过气来。 “还欠吃不欠吃？你们这些猪，这些狗！”杨

金友在两颗晃动着的犯人头上像玩杂技一样，扭着屁股挥舞着双手。 “吃亏就在于不老实。”监狱长余建中背着手在边上笑着说。一

天，从对面的牢房里传出抗议声：“哪条法律规定监狱不准看书？我要看书，我要读马列著作！”申阁剑隔着铁栏看到那间牢房门口站着

一个高个子，只见他面目怪异，眉和眼的距离很近，眼很小，两颊深陷，稀发蓬乱。 “李喜工，你这个老反革命分子竟敢如此猖狂！”

杨金友骂着，一枪托砸到他腰上。只听李喜工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接着杨金友和两个民兵一齐上去，拳打脚踢，不一会儿李喜工只有微弱

的呻吟声。杨金友骂道：“我看你龟孙还学不学？我看你还学不学？你这只猪，这只狗！” “吃亏就在于不老实！”监狱长余建中不紧

不慢地走过来骂了句，又不紧不慢地走了。 “真不愧是反特权运动的第二号人物，有点种气！”申阁剑悄悄对同号的犯人范贵生说道。

自从申阁剑被送进监狱后，外边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但城里批判他们这一伙反革命分子的广播喇叭声他倒是听得清清楚楚。运动正在深

入，任何犯人的家属都不准来探监。范贵生对他说：“我出去干活时，听一些犯人讲，于成基可能要从劳改场押回来和解景占一起枪决。

汪书载至少要判二十年以上。还有人说你将来不判无期，也要判二十年。”申阁剑听了这些消息，心里非常惊慌。他迫切想知道于成基，

解景占和汪书载的情况，也担心着家里的亲人们，特别是母亲的“神经官能症”怎么样了，母亲的病完全是被自己的事吓出来的。 “申

阁剑！”有个叫朱泰的民兵喊道。申阁剑想：可能是木笼子做好，让他第一个去钻。这一段时间，被定为态度顽固的犯人们都在担心钻木

笼子的事。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来到大门口看守室。他“啊”了一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周洁珍拿着几件洗过的衣服和一

纸包吃的东西，站在他面前。周洁珍泪流满面地说了一个字“你……”便说不下去了。 “把东西留下，你快走，让他们发现可不得

了！”朱泰紧张地说。 “不要哭，洁珍，我很好。”申阁剑手扶着门框说。 “我给你拿了几个菜角子。”周洁珍说着朝包馍的纸包使

了个眼色。“幸亏朱泰哥冒险帮我们，不然我根本无法进来。”她说话时一直看着朱泰，显出十分感激的样子。“快走吧！你这样会给他

加罪过的。弄不好还会把我也关进去。”朱泰催促道。周洁珍递过衣服和菜角子，眼泪泉涌一般流了出来，“你多保重，我会常来看

你。”她擦了一把泪水看着朱泰说：“今后全指望你照顾他了，朱泰哥你看他都瘦走样了。”说完她“哇！”的一声捂着脸跑出监狱大

门。申阁剑摇摇晃晃返回牢房，他回过头用感激的目光看朱泰时，他正用袖子擦额头上的冷汗。杨金友的那些严酷的规矩坚持了不到一个

月，那些素质极差的民兵先吃不消了。他们的屁股像钻了蛐蜒，坐一会就要到院子里扭一圈。如果杨金友不在时，他们便在前院打扑克

牌，犯人们因此也轻松不少，要是过去，朱泰根本不敢放周洁珍进来。朱泰反复对申阁剑说必须在杨金友回来前把馍吃掉，否则哪个犯人

想立功告到杨金友那儿，那问题就麻烦了。牢里的十几个犯人看见他带来一包子油炸菜角馍，一个个像饿死鬼瞪大睛盯着那些菜角馍。别



说申阁剑自愿把那些菜角馍分给大家吃，就是他不愿分，犯人们也一定会扑上去把他抢个净光。“两个人分一个，注意别把纸条吃下去

了。”申阁剑把菜角馍平均分给大家，他和大家一样，同范贵生分吃一个。范贵生先是推让了一下，后来把那半个菜角拧下一个角儿放到

申阁剑手里，接着所有犯人都照着做了。然后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馍馅里边寻找纸条。 “纸条！快！”一个犯人小声说着从嘴里吐出

一个小纸卷，放到申阁剑手里。申阁剑把咬成了扁状的纸条子慢慢展开，只见上面用细笔密密麻麻写着：“哥，你现在怎么样，急死我

了，怕你受不了。我们白天被押送着在全公社游斗，晚上可以回家。听说于成基快押送回来了，有的说要加刑，有的说要枪毙，反正搞不

准。解老师已被正式逮捕。汪老师还关在反省室里，他爸有脸面可能轻处理。妈妈的病又犯了，赵医生说让我们给妈准备后事。妈说没

事，不看到你回来她是不会闭上眼睛的。爹身体很好，姐姐也好，别挂心。县里尚副书记派人到咱们家里，让你千万别揭发他。前天晚上

半夜里程书记来家里找我，让我设法给你捎信，千万不可承认咱们和他是沾边亲戚，也别说认识他，他答应将来给我们找工作。洁珍是个

好人，她把她奶奶去世时，留给她的几块银元卖了，用来给你买吃的东西。我已经知道你关在什么地方了，我每隔三两天就到你靠着的墙

外用石头敲两三下，你听见响声就知道我去看你了。哥，我不能没有你，请你看后销毁。弟弟阁用。”申阁剑看完后，赶快把纸条子放到

嘴中嚼碎咽到肚里去了。刚开始，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说他们是为于成基翻案被抓进来的，可申阁剑却一个也不认识，后来才知道，犯人犯

的都是五花八门刑事罪。大家都熟悉起来，也就不再隐瞒各自所犯的罪了，要说也确有几个算得上政治犯。范贵生就算是一个典型的政治

犯。他原是在土槽乡公路建筑队当民工。他学过几天绘画，总喜欢出个风头。土槽乡街北关的大桥修好后，公社召开竣工典礼会，发现他

在桥头刻有毛主席语录的牌子背后，刻了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女人。下面刻着：“亲爱的江青同志”。去年公社以侮辱领袖夫人的

罪名，把他关进了派出所。江青被抓起来以后，他满以为自己没事了，于是让家里的人向县里反映，县里清查小组说他不该把江青称作

“亲爱的同志”。于是他从乡派出所升级到这里来了。他这个倒霉蛋把牢房的人笑得气都喘不过来。范贵生气得骂了这个骂那个。东坪乡

一个结巴，他不论说什么，开口第一个字都是个“球”字。毛主席逝世后，队长向他作了传达，通知他到乡里开追悼会，他结巴了半天

说：“球……”队长立即把这件事汇报到大队，大队把他绑起来送到了公社，公社以侮辱领袖的罪把他又送到这里。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

叫：“球罪”。牢房里还有一个叫泰山的人，本来是个积极分子，村里抓了六个坏人，让他和另外三个民兵押着往汽车上送。临上车时，

他问车上一个公安人员：“我去不去？”那公安人员以为他也是被抓来的坏人，瞪了他一眼说：“你为啥不去？”他迷迷糊糊地进监狱

后，在政策攻势下，他痛哭流涕地坦白交代了他从1949年以来，对历次运动都是持反对态度，并且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的犯罪实事。公安

人员骑着摩托车把他那些日记从红薯窖里取了出来。日记上写的果然如他交代的那样，土改时他骂共产党是土匪，他攻击吃食堂是人吃

人，“文革”时他又说林彪是忠臣，“四人帮”垮台了，他又说“四人帮”是忠臣。他很快被判处15年徒刑送到劳改场去了。饥饿远比那

即将做成的木笼子令犯人惧怕。做木笼子的两个人，被全体犯人们胁迫着以种种理由拖延工期。大家都在盼木笼子做成之前，能离开这

里，早点到劳改场去。再说光饥饿这一条也会使许多人性命难保。 “现在都争着喝刷碗水。”申阁剑对范贵生说。 “喝了总也可以充

点饥，你为啥不喝？”范贵生问。申阁剑说：“没有盐我喝不进去。” 范贵生的脸几乎瘦成了一个骷髅，他抓了抓自己的光头说：“我

让帮灶的老张回牢房时偷点盐给你。” “那就好了。”申阁剑感激地说道，“这可是万万不能让监狱长或杨金友发现，否则他们会要老

张命的。” 范贵生说：“李定武已经把被子里的棉套吃了一半。他每天吃饭时都撕下一大块子，揉成小团团，泡在碗里吃。他说还挺管

用，感到饿得轻些。” 申阁剑皱着眉头说：“那还了得，会得结症的。” “那也比他眼下就被饿死好受。” “贵生，我建议，发动号

里全体犯人来一次绝食斗争。” “你不想活了。”范贵生惊奇地说。 “只要全体绝食，我谅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着。”申阁剑很有把

握地说，“一切后果由我负责，你对犯人们都说是我组织的。如果再这样下去，还要饿死人。” 晚上所有外出干活的犯人们都回到了牢

房里后，申阁剑和范贵生分别向左右传达明天早上开始绝食的决定，开始大家都不敢参加。后来申阁剑和范贵生向他们同牢房的人做了保

证，出了问题，一切责任由他二人承担。甚至允许他们说是被迫的。就这样全号二十来个犯人到半夜时分才一致通过明天早上开始绝食斗

争。第二天早上开饭时，申阁剑房里所有的犯人都端坐一排，一动不动。其他牢房里的犯人们也配合行动。 “他妈的，你们这些猪，这

些狗，不吃都叫你们饿死，饿死一个世界上少一个坏人。”杨金友大声骂着，叫几个民兵要把饭抬出去往厕所里倒。两个民兵跑进来用皮

带抽打靠门跟前的两个人，逼他们说出组织者是谁。朱泰赶紧给杨金友咬了咬耳朵。杨金友对两个打犯人的民兵命令道：“你俩先出

去。”他又朝准备去倒饭的民兵说：“先不倒。”说罢他到前边请示监狱长去了。监狱长对这事倒比杨金友清醒得多，他骂道：“吃亏就

在于不老实！让每个号里选个代表，到审讯室里说明原因。” 这下杨金友可慌了。他以为是平时打人太多，犯人们因此而绝食，于是他

专挑平时没挨过他打的人。申阁剑虽然被公安和清查小组的人当作重犯，但杨金友对他这样的全县闻名的政治犯，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再说监狱也就在申阁剑大队所在的地盘上。申氏家族几百号人，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他杨金友也是看人下菜碟。还没有头脑发昏到全然

不怕一切的程度。因此申阁剑也被挑来当了代表。余建中虽然心狠手毒，但也怕闹出大乱子对自己不利。“你们把闹事的原因说出来，说



得有道理了，我不追究。说得没道理，我非定你们反革命暴动罪不可。”他说话时气得脸色发青，一脸横肉拧成了疙瘩。 “我们每人每

天的口粮不到三两。石头坡工地上饿死人的事你是知道的。犯人们饿得吃棉套子。我们要求改善伙食条件。”申阁剑不亢不卑地说。 

“胡扯！吃亏就在于不老实。你们明明每人每天半斤口粮，咋能说只有三两，那二两吃到狗肚子里？”于建中骂道。 “二十多个民兵全

都没带过一两口粮，都是吃我们犯人的口粮。”范贵生颤抖着说。“他妈的，吃亏就在于不老实，真有这事？”监狱长显得有些吃惊地

说，“我上午开始调查这事，如果属实，我按上面定的标准给你们吃。如果没那回事，看我咋收拾你们，不叫你们轮着钻木笼才怪哩！你

们回到号里通知全体犯人吃早饭。如果还有谁敢再闹事，木笼子做好了第一个让他‘享受’。”他临出门时，狠狠地瞪了杨金友一眼。第

二天下午杨金友被撤职了，原因就是克扣犯人口粮。朱泰接替班长职务。伙食开始有了明显改变。过去那些逮虱子、抓痒、伸腰拳腿喊报

告之类的牢规虽然没有被取消也不再执行了。各个牢房里的犯人们都在用不同方式开庆祝会，庆祝绝食斗争的胜利。申阁剑的牢房里庆祝

的方式是每人讲一件自己做过的令人发笑的事。李有强讲得最生动。李有强是农技站的业务员，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抓起来。他讲了他被抓

进来前，关在农技站反省时制造的风流事件。对面一个牢房的犯人们，猜着哑巴拳，用刷碗水当酒喝着庆祝。自从杨金友下台后，犯人们

便可以在牢房里走动，小声说话。朱泰和申阁剑是一个大队的人，周洁珍每隔几天总给申阁剑送点吃的东西。要不是怕被拉出去枪毙，他

倒觉得这牢房里也是人呆的地方。他想：人哪！真是个鳖，鳖到哪儿在哪儿。只要别让死。什么都好说。大部分犯人都出去干活时，他便

在犯人们的被子上逮虱子。他真没想到，犯人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可他们被子上的虱子又大又肥，肚子喝得滚圆滚圆。他用虱子的血

当颜料，画了个闪金光的太阳，他想这红太阳是我绘画以来的杰作。监狱长始终没有忘记赶制木笼子的工作，他嫌两个犯人做活太慢，踢

他们几脚，并下了死命令，如果半月之内做不成，将来做成后让他们两个钻两天“享受享受”。两个木匠吓得心惊肉跳。提起木笼子，最

担心的自然是申阁剑。因为牢里的犯人已一批批被判刑后送往劳改场或拉到西河滩枪决。申阁剑的牢房已有两人被拉到西河滩枪决了。监

狱里每隔十天八天，便把所有犯人集中在院子里召开逮捕大会，有一天下午，参加会议的一百八十人有一百五十六人被依法逮捕。每宣布

逮捕一个犯人，公安人员便把他一脚踢跪在地上，然后五花大绑。这些被逮捕的犯人，没判刑前还住在这里等候定刑。他们的材料已搞

清，也不再提审了，他们也基本知道自己的罪过能判几年，于是也不再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只有申阁剑、李喜工他们几个政治犯和几个顽

固不化的刑事犯，被不上不下地挂在那里，心里没底。一怕将来钻木笼子，二怕将来判重刑。两个木匠不得不告诉犯人们，再有三天木笼

子就做好了。他们相信，再坚强的人，钻进去坚持不了一天，准能被折磨死。“站不起来，坐不下去，上下四周全都是锋利的铁钉子，你

们可想而知！”一个木匠眨巴着眼睛对大家说。犯人们听了一个个毛骨悚然。两天后的一个深夜，申阁剑牢房里的门突然被打开。 “哎

哟，我的妈呀！”监狱长余建中惨叫着被杨金友一脚蹬滚在牢房的地上。全牢房的犯人们都骚动起来，纷纷叫嚷着：“咋回事？咋回

事？” “不准乱动，都各睡各的！”杨金友说着又骂了起来，“你们这些猪，这些狗！。” 停了一会儿，对面女牢里一个女人“妈

呀”一声，被投了进去。 “你这头母猪，母狗！”杨金友不停地骂道。 “是不是造反了？”范贵生问申阁剑。申阁剑说：“出了什么

事？”他听到女牢里也添了新犯人，估计不可能是造反。监狱长的双手被捆在背后，犯人们既不敢去帮他解，也不敢去嘲笑他，大家只能

在心里高兴。 “吃亏就在于不老实。”杨金友扛着枪走过来学着监狱长的口头禅说，“你这头猪！” 第二天吃早饭时，人们才弄明

白，监狱长和一个军人的老婆通奸时，被那军人逮住，余建中和那荡妇失手把那军人打死了，这一对狗男女双双被送到这里来了。新调来

的监狱长，嫌这个官小不乐意干，不大爱管事，甚至不常在监狱里。已经下了台的杨金友并没有被恢复班长职务。他总是瞅着机会报复余

建中，要不是余建中把他撤职，很可能被吸收为公安局的合同工，如今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朱泰抢了本属于他的合同工指标。这天一大早就

开始下起瓢泼大雨，新监狱长不愿踩在泥里往监狱里来，朱泰家里有事请假了，杨金友发泄仇恨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无缘无故找余建中的

茬。余建中不服和他顶撞起来。他找来两个民兵给他帮忙，把余建中关进了那只木笼子。 “他妈的，你这头猪，你这只狗！快说，‘吃

亏就在于不老实’，说一千句老子放你出来！”杨金友朝木笼子里吼道。 “妈呀，妈呀！我以后不敢了，你放了我吧！”余建中在笼子

里惨叫起来。 “你说够一千句，老子放你出来，少一句也不行。”杨金友踢着木笼子说。 “吃亏就在于不老实，吃亏就在于不老

实……”余建中像念经一样，慢慢地声音越来越小。两个多小时后，杨金友怕余建中咽气，便把他放了出来，当几个民兵拖着胳膊把他扔

回牢房里时，只见他浑身上下几十个地方出血，汗水和血水相互渗透，白衣服变成了红花的衣服，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肥胖的肉

体，软绵绵的好像才被捅过一刀还没断气的猪。一天吃中饭时，申阁剑突然发现汪书载从另一个牢房里排队出来打饭，汪书载也发现了

他。他们互相点头，并交换眼色，示意各自对处境的担忧。申阁剑担心汪老师经受不了这座监狱饥饿的折磨，托本牢房里出去干活的人把

一包盐交给汪老师一个号里的犯人，再让那犯人收工回到牢里转交给汪老师。十天后，汪书载不见了，紧接着李喜工也不见了。犯人慢慢

地少了，看守民兵也减了，看管得也不那么严了。申阁剑弟弟姐姐和周洁珍通过朱泰，又来看了他一次，并给了他些换洗的衣服和一包吃



的东西，他撕开衣服后发现了写在夹层中的两封信，一封是弟弟写的： “哥，于成基已被判处死缓。解景占仍然没有判刑。汪老师已被

强劳，对我的批斗已结束。我想你的问题也不会太严重。我多次都梦见你回来了。我已经不上学了，这样既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又能替你

挣回那份工分，让父母少受点罪。姐姐已找了算命仙儿，掐了你的生辰八字，说你不出半年准能回来。还说你是大命人，将来大富大贵。

哥，你可千万别泄气，要坚强些，屋里有我，你什么也别担心。日夜盼着你回来的弟弟，申阁用书。” 另一封信是周洁珍写的： “亲

爱的阁剑，你很坚强，终于挺过来了，我非常钦佩你的意志。我没有能力，只是三天两头替你看看父母亲。他们都很好，请你不要挂心，

我卖银元的钱已经用完了，今后给你送吃的次数可能要少一些，又要让你挨饿了。我真不忍心。不论你住多长时间，我都会等着你。永远

属于你的周洁珍书。” 几个月前，申阁剑惟一的希望是能活下去，而当他得知于成基也只是加判成死缓，汪书载仅仅是劳教，他相信自

己被枪决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但判刑是少不了的。正应了母亲的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判刑就判刑吧。谁叫自己跳得那么高呢？有朝一

日刑满释放回家，一定在家安分守己，小心谨慎，绝不能胡作非为，这监狱是万万不能再进了。宁可在外边吃糠咽菜，当叫花子讨饭吃也

不能再来这生命没有任何保障的地方。想到周洁珍，申阁剑的心里又松了口气。他对着刻在墙上的周洁珍的名字说：“洁珍哪，洁珍，你

为什么这样善良，难道你是受了上帝的旨意吗？难道你是着了魔吗？你不怕将来生个孩子也戴着反革命帽子吗？”监狱虽然险恶，却给他

制造了不少好梦。他感谢上帝太偏爱他了，为什么好事都被他遇上了。他犯了这么大的罪，那么多人揭发他，最后却杀不了头。申阁剑现

在的心情好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他眼看着一个个希望正在成为现实，例如不饿死在狱中的希望，不被判死刑的希望正在成为现实，出

狱后不打一辈子光棍的希望，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最大的希望，他简直是心花怒放，甚至在心里为自己骄傲起来。他开始唠唠叨叨地对他的

狱友们讲他的周洁珍，听得大家羡慕不已赞不绝口。 “申阁剑，收拾你的行李。”一个民兵打开牢门命令道。 “是回家还是转狱？”

范贵生悄悄问申阁剑。 “不知道。”申阁剑声音颤抖着说。 “如果你出狱了，可别忘了我交代的事。” “可能是转狱。” “好像是

回家。” 犯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对面牢房里的犯人们都站起来，从铁门缝里看申阁剑。有的高兴地举着拳头以示祝贺，有的替他担

忧。 “不准说话，都坐下！”看守的民兵训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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